
黄宗英老师猝然离世，令人唏嘘

悲痛。在此回忆她在瑞安的美好时

光，记录她生活的点点滴滴，以示深

切怀念。

（一）
1963年，38岁的黄宗英第一次

来到瑞安，她的目标是采访农民水利

工程师戴新泮。县委书记孙宝经接

待她，安排住在当时的小沙巷机关招

待所。这里环境清幽，房间舒适。黄

宗英放下行李，当听说新泮伯住在塘

下鲍田，立马关上房门，赶赴二十多

里外老人的家里，并央求吃住在戴

家。当时正是困难时期，老人家煮点

米饭给她，自己一家吃番薯丝。黄宗

英一把夺下他的饭碗，“怎么这番薯

丝不给我吃呀？”几口吞下两碗后说，

又软又甜太好吃了。

第二天黄宗英肚子疼，大便溏，

发屁厉害。她问新泮伯是怎么回事，

老人告诉她，这东西刚吃肠胃不适

应，过几天就会好起来。事后，黄宗

英又向老人要了些番薯丝带回上

海。她老是在邻里间称赞瑞安的番

薯丝甜香可口又吃饱。人家说，什么

东西都是你家乡的好。

（二）
那时，黄宗英不知道家族里还有

个堂内侄黄秉桂。直到她采访戴新

泮，黄秉桂跟随她身边，还为戴新泮画

了一幅肖像，后来连同她的报告文学

《新泮伯》一起发表在1964年春节后

的《解放日报》上。赵丹见报后，称赞

黄秉桂画得好，是个好苗子，要培养

他。当时，黄秉桂待业在家，父亲挑水

为生。黄宗英知道后，没有顾及自家

孩子多、生活艰难的现状，每月仍挤出

15元按时寄来瑞安贴补黄秉桂，并鼓

励他努力钻研画作。

（三）
1988年黄宗英第三次来瑞安，她

对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乡又多了一份好

奇。那天她逛街经过公园路太平石小

巷，发现一间做旗袍的店铺，真有一番

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味道，便拐进去看

个究竟。里面有位姑娘是店主。黄宗

英平时喜欢穿旗袍，又听说瑞安旗袍

做得很有特色，就进去打听。她问小

姑娘几岁？叫什么名字？得知她名叫

曹培华，年仅21岁。黄宗英惊奇不

已。又问，瑞安旗袍特色是什么？曹

培华告诉她，要领和关键在于旗袍的

下摆和领子。黄宗英追根究底，将问

题领会吃透后，便让曹培华贴身量体

给自己做一件。几天后，黄宗英穿上

曹培华亲自剪裁缝制的新旗袍，高兴

得手舞足蹈。下摆不紧不松，能微微

起飘，领子不上不落，使胸腹饱满不吊

襟。

黄宗英折叠好带回上海，四处宣

扬家乡的旗袍做得好，还介绍单位同

事和朋友向曹培华定做。曹培华的生

意从此火爆。

（四）
黄宗英第三次来家乡，是受上海

作协委托专访全国十大民营企业家

之一的温邦彦。

黄宗英不喜欢住宾馆，一定要

住到温邦彦家里。但由于房子小没

法住，温邦彦介绍她住到附近他姑

妈家。一小间旧式民房，上世纪六

十年代的家装，四根柱的床，皮鞋脚

的木柜，阴暗又潮湿，但这对于黄宗

英习以为常。不过，她对房间里桌

子上摆放的鲜花反感。她对我们

说，这些花都是假的，塑料做的，我

不喜欢假花。她说平生最喜欢水仙

花，春节的时候，全家团聚，水仙从

清水中探出，一朵朵一簇簇，洁白剔

透。

她从温邦彦家出来，路经东门丰

湖街，踏上瑞安有名的硐桥。黄宗英

见桥上的座椅上坐满老人，便过去也

坐了下来，跟老人们一起交谈。她对

家乡的一事一物感到特别新鲜，撑开

五指，神采飞扬。硐桥有多少年了？

是谁建造？为什么叫“硐桥”？桥上

造的是什么庙纪念谁？她都一一记

在心间。

70岁后，黄宗英第二次从西藏回

来，身体不好，二十年来一直住在华东

医院，她的床头总是挂满孩子们喜欢

玩的风铃，还有小熊小狗小猫等小动

物玩偶，陪伴她度过耄耋之年。

如今，黄宗英老师走了，家乡的

人们再也见不到听不见她的音容笑

貌。愿这位杰出的舞台艺术家、著名

的作家在天堂里一路走好。

那年夏末一转身，离开了那榕树斑驳跃动的疏影如碎

玉、星星点点绚烂着身后静默的建筑，时光已经走过了23

年。初冬的风吹着有些渲染，把回忆里的故事，时光搁浅的

那8年，夹着落叶和冷风呈现在眼前。

30年前大学毕业分配到莘塍镇一中时，它正从农场学

校转型而来。只有三幢楼，一幢简陋的办公楼，两幢新建的

乡村教学楼。当时那幢办公楼，留存了我在这里8年的所

有记忆。当时它既是各个教研组办公的地方，又是拖家带

口的常驻教师的家，也有我们年轻教师的宿舍。当时的吴

老师30多岁，带着一个女儿，教语文又兼教音乐，多才多

艺，管理学生也很有一套。她从不打骂学生，但是学生很怕

她。管理学生精疲力竭之时，我向她请教过。

住在学校宿舍的年轻人，年纪相仿，爱好相同，更没有

沾染世俗权衡利弊的习气。他们朝气蓬勃、激情四溢。家

在本地的几位男教师，也吃住在学校，为教育学生呕心沥

血。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李鹏老师指导的学生在全国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屡次获得一等奖。你会难以想象，这是

乡村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的成就，令人佩服。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娱乐活动贫乏，年轻的教师业余时

间在简陋的教室，唱歌、弹吉他、跳交谊舞，吸引得外单位的

年轻人纷至沓来。多年以后，我几乎再也想不起当时跳舞

时的轻拥、手掌相贴所带来的心灵悸动，也想不起那曾经年

轻的容颜，只记得当时椅子扶手的冰凉，还有离开时走廊里

暗淡的灯光，身后默默护送的瘦长的影子——当时的这一

盛况，已分散各处的老同事偶尔碰见还时常提起，回味。而

这些分散在各处的年轻人，大部分成了各大学校的校长、教

育局领导；成了重点高中教师、大学教授。当时“五峰”——

五大帅哥之一林峰，成了中国第一个书法博士，现在已是北

方一所大学的书法教授。学校旁有座必经的小桥，没有署

名书写者的“育才桥”三字是他当年的墨迹——但是知道的

人已经不多了。

这幢办公楼，似一座纪念深远的建筑，历经风雨而不

改，无言地站在那里，用岁月与历史说尽了它该说的一切。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叙述它更多的故事。我找不

到恰当的语句，因为，它在我来之前便已存在；在我走之后，

它也仍然存在。但从我离开的这二十多年，学校发展迅速，

从一个小小的乡校，发展为占地42余亩的第一批浙江省农

村示范初级中学，瑞安市办学水平AAAA级学校，温州市

办学水平一级学校。这幢楼的位置已被漂亮的塑胶跑道代

替，学生们在上面撒欢、奔跑，做游戏，打篮球。这座寄托着

我们那批教师青春岁月的办公楼，它的存在，是人心聚集的

所在；它的离开，是当时莘一中人黯然神伤在暗处的离开。

我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感受它的气息，阅读着她留在档案室

的照片与备注文字。

留在档案室里的还有我教书生涯的第一批学生的照

片和名字，这批与我一同来到这座学校的孩子们，纯真可

爱、笑容灿烂。我由初为人师时常犯的拔苗助长的晦涩到

毕业班时慢声细语地耐心指导。我们几乎是互相见证成

长。我能记得他们当初稚嫩的脸庞，也能叫出所有人名

字。这些让我当时“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面容和名字烙

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梦境中。我的QQ好友、微信好友，多

半是这帮孩子。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结婚都会告诉我。

遗憾的是，这班级里，没有一对成为一家人，当然，他们现

在胜似一家人。

如今陪同我一起来学校找寻回忆的三位，就是当时的

学生。一对是同桌，当时我特地搭配的“学霸+学渣”组

合。热心助人、正义凛然的女班长帮助学习懒散、考试偷看

的男“学渣”的纠结故事经常上演，最后以女班长哭鼻子告

状终结。女班长现在工作在公安局刑侦科，是名警察；男

“学渣”成了浙江省劳动模范，上市公司老总，著名企业家。

另一位女同学，小巧玲珑。她那双湖水般清澈的眸子，以及

长长的、忽闪忽闪的睫毛，真正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因为校园改变过大，寻不到当年的一丝痕迹。经李鹏

老师指点，才找到当年的校门位置，现只留下了两根学校操

场边远远的一个平时无人出入、无人问津的斑驳的石柱。

我们情不自禁伸出手掌拍放在柱身上，触摸到只是冰冷、潮

湿的绿苔。我转身朝着当年师生们或走着或骑着自行车来

学校的小路望去，目光所及已是一幢幢的房子以及更小了

的小路，路旁是修剪精致的矮冬青，魂牵梦绕的榕树已不知

所踪，失去了当初夕阳、稻田、晚炊，以及江南农业特有的自

然、静谧以及丰茂。那时在黄昏时张开双臂跳跃在野草柔

软的田埂上的满心欢喜，已真的完全留在了记忆里。

山暗秋云，暝鸦接翅啼榕树。故人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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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搁浅在
记忆里

■姜林娜

■柴良干 孙德胜

黄宗英在瑞安的日子

■叶蓓蕾

母亲的母亲
母亲的母亲已经很老了，如果在

世，今年刚好一百岁。

我时常在梦的荒原里跋涉，似乎

一直在努力奔跑追寻，试图趟过那无

尽绵长的河流，因为母亲的母亲，她就

在荒原的尽头，长河的彼岸，以如水的

目光望着我，等着将我小小的身子拥

入她广博的胸怀里。

梦里有她年轻时的模样。那是照

片里的她，端庄贤淑，中国传统女性的

美德始终在她身上充分闪现。她一生

共生养了九个孩子，可惜两个幼儿夭

折。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岁月，丈夫为

养活一家近十口人，整年奔波劳碌在

外，一个女性柔弱的肩扛起了家庭的

重担。多子多怜，长子参军入伍，后又

英年早逝，人生最哀处莫过于白发人

送黑发人。在无数个寒夜里，一个母

亲饮尽了所有的思子泪。

上世纪五十年代赶上新中国建

设，家里的男人，持有木工技艺，为了

家里的口粮，举家北迁到京城，小舅的

学名“京城”因此而来。一路辗转奔

波，吃的苦头可想而知，但她从未有过

半句怨言。家人平安是她内心最大的

希冀，在北京出生的几个阿姨，包括母

亲，名字中皆含有“平”字，家平、和平、

多平。家中儿女是她最大的骄傲，个

个都擅长读书，尤其是大姨。后又举

家南迁，至此未离乡土半步。

梦里见的最多的是她六十来岁的

模样。每日梳着齐整的头发，双鬓别上

黑色的小发夹，简洁朴实。彼时的她仍

是老当益壮，推着她塞满各种零嘴儿的

板儿车，在厂门口摆摊。她心慈面善童

叟无欺，加上大姨那时在厂里当会计，

赚点小钱维持生计已不成问题。我们

几个孙辈最爱她的“移动小铺”。它就

像只金光闪闪的聚宝盆，我时常见到她

将粗大的手伸进盆里，哧溜一声，一支

甘蔗就直挺挺地立于跟前。未等我们

反应过来，她已手脚麻利地操起刨子，

嗖嗖几下，甘蔗外皮已被削净，在阳光

下泛着诱人的汁液，馋得我们双目放

光。节俭的她对晚辈极为大方，因为有

她，我们的童年生活，总是飘着蜜糖的

甜香。乃至于后来遭遇家庭的变故，再

酸再难再苦的日子都能被那记忆中的

一抹甜香治愈。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考上师范那

年，她送我的两件礼物，一件是石英手

表，小巧别致，另一件是蓝色牛仔背带

裙，当时最时尚款。她说女孩子到城

里读书，要有件像样的衣服，那是她用

积攒的钱换取的。每当我穿着它在校

园里游走，裙摆轻曳时，我的内心就萌

发出一种奇妙的感觉，我知道她为我

轻启了一扇“美”的门，让一个十六岁

的女孩对“精致”有了懵懂而又朦胧的

认知。

岁月是一把不着痕迹的刻刀，不

知不觉地凿刻出了她的皱纹，弯曲了

她曾经坚挺的肩背，破坏了她身上的

各种“零件”。唯有感恩岁月并未镂空

她的记忆。她的暮年，正是我离家读

书的时期，无数个黄昏时的启程，在三

轮客车突突的烟尘里，背后永远有她

拄着拐杖，银发凌乱，眼里闪光的身

影。

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我渐渐地

发现她真的老了，曾经灵活的双手像

枯瘦的老藤，满布黑斑，她厚实的肩膀

不再，一双腿仿佛生了锈一般，并时时

会隐隐作痛，强忍不住时便会唤我拿

来木梳，用木梳背为她刮擦以减轻痛

楚。那一根根青色的筋络，活像一只

只小蚯蚓，爬满了她的两只小腿。无

论我怎么撸动，它总是死死地赖着，惹

出了我一串串的眼泪。如同现在，强

烈的思念袭来，在模糊的视线里，我遥

想她慈爱的面容，那一段祖孙相伴的

时光。

母亲的母亲，一生乐善好施，从未

与邻里红过脸。她是远近闻名的“接

骨医生”，身怀祖传医技——正骨技

术，所以乡里都称她为“医生婆”。儿

时我对她的私人“暗房”总是心揣好

奇，因为幽深的帘门内常会飘出丝丝

的草药味。说来也奇，慕名而来的访

客，蹙眉龇牙粗喘的，经她一拉一拽，

再敷个药饼，最终是带笑离开，但她从

未借此谋利。她常说，远亲不如近邻，

邻居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同在

一个屋檐下，要懂得互相帮助和照

顾。目不识丁的她，自有她的一套为

人处世之道，为乡亲办事，为陌生人排

忧解愁，是她最乐呵的事。可惜的是

几位晚辈皆是胆小心怯，未能继承半

点衣钵，成了一件憾事。

母亲的母亲，可以书写成一本厚

重的人物传记，这本大书给予我丰富

的情感，性格里的坚强隐忍，与人为善

的胸襟，为后辈们上了一堂有厚度的

生命课程。

母亲的母亲，一个跨时代的伟大

女性，慈爱，善良，坚韧，睿智，博大。

她不足一米六的身躯，却是一座蕴藏

着无限财富的宝库。

十八岁的我问母亲，母亲的母亲

叫什么？母亲笑笑。我终于知道，母

亲的母亲，原来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余

子莲。

1996年黄宗英参加瑞中北京校友会举行的纪念瑞中100周年大会（管陶摄）

1975年黄宗英回瑞安祭祖，在玉海
楼留影。 （黄秉桂摄）


